臺語文學概論
盧廣誠

臺語的書面文學

1. 古典文學

    漢人大量移民到臺灣以後，漢文也隨著出現在台灣。1850以後，臺灣各地有很多詩社，這些詩社的成員寫作的主要是漢文的文言詩，也就是傳統的絕句、律詩。這時期的文學作品屬於古典文學。這些古典文學的作品雖然也用台語吟詠，但不是口語作品，所以一般民眾並不了解。作品的內容也和民眾的生活沒有太多關連，所以我們不多做介紹。
2. 白話文學
    臺灣民間一直有一種歌謠形式的口傳文學。本來只是七個字一句，四句一首的歌謠，就像我們前面看過的「褒歌」。後來這種七字一句，四句一韻的歌謠逐漸變長，可以用來敘述一個完整的故事。這些故事慢慢有人用漢字紀錄下來，成了早期的白話通俗文學作品。以後更有人以這種歌謠的體材創作更多故事。編印這種故事的小冊子通常稱為「七字仔」或「歌仔冊」。這種小冊子曾經風行一時，有一些現在還買得到。其中有歷史故事的《黃鶴樓》、《朱洪武坐天》，傳統愛情故事的《山伯英台》、《王寶釧》、《白蛇傳》，有臺灣傳奇的《廖添丁》、《台南運河奇案》、《基隆七號房》、《二林奇案》，也有臺灣本土歷史故事《臺灣民主國》《西仔反》、《八七水災》，男女打情罵俏的《挽茶相褒》、《一條手巾》、《十二條手巾》等。
    1895年，滿清政府把台灣割讓給日本，臺灣開始接受50年的日本統治。日據時代，臺灣人開始學習日語，也開始有人用日語創作台語文學。同時，因為中國開始了白話運動，臺灣受此影響，華文的寫作也有了白話文出現。到後來，也開始有臺灣人認為，臺灣人的白話文寫的應該是台語文。例如黃石輝在1930年發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主張用臺灣話寫作，掀起3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以及臺灣語文論戰。在這篇文章中，他說：「你是毋是欲寫會感動激發大眾的文藝？……不管你是支配階級的辯護者，抑是勞苦群眾的領導者，你攏著愛以勞苦群眾做對象去做文藝……。」黃石輝的主張，馬上受到郭秋生、賴和、黃純青等很多作家的支持，台語文學也逐漸取得主流的地位。所以一時之間，臺灣的文學作品有三種表達的語言：台語、日語、華語。
    上面談到的漢文、華語白話文、台語文都是以漢字做為書寫工具的，其實，臺灣還有人用羅馬字來寫台語。臺灣的長老教會，長期推廣用教會羅馬字（白話字）書寫台語。教會羅馬字不但是教會內的傳教（聖經、詩歌）、記事（教會公報）的工具，也有人用來撰寫文學作品。1925年，賴仁聲就出版了教羅寫成了《俺娘的目屎》、《可愛的仇人》。1926年，鄭溪泮也出版了教羅寫成的《生死線》。
    1937年，日本總督府禁止在台灣出版漢文刊物，台語文學也因此進入了冰凍期。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之後，以更嚴厲的手段禁止校園、軍中使用台語，教會中使用的教羅版聖經也被禁止刊行。
葉石濤在1998年7月所寫的〈我的出書經驗〉中談到：「七０年代末期的臺灣還在戒嚴令的箝口令中。國民黨忙於查禁書籍，掃除異端，搞不好的話文學工作者都有被捕坐牢之險。我謹慎下筆，文章中不忘加一兩句歌頌政府的話，真是慚愧。苟活於獨裁統治下的文人古今皆然……。」
    戒嚴期間，台語的文藝作品只剩下戲劇和流行歌曲，但在政府日漸嚴厲的控制下，這些台語作品的生機也日漸萎縮。有一陣子，連傳統的布袋戲都變成了華語發音。一直到1970年，才有人偷偷在文學作品中加進了台語。例如如今享譽國際的舞蹈家林懷民，年輕時曾經寫過一些膾炙人口的小說，其中他在美國愛荷華留學時寫成的〈辭鄉〉，對白就是以台語寫成。下面我們來看幾句：

    「少年仔，你找什人？」

    「哦……陳先生！剛從台北回來？找你孝楨叔是嗎？五點多我有看得伊下班回來。這陣仔不知出去啊莫？」
    「你有去過你叔公伊厝啊莫？」

    「進來啊！站在那裡做什？進來……哇！真大人款了咧，和你爸爸少年時真肖像。哈哈──坐！坐！坐！」

    到了1980年代，台語文學作品更多了。1984年林宗源出版了台語詩集《補破夢》；1985年，向陽出版了台語詩集《土地的歌》。同年，東年的長篇小說《失蹤的太平洋三號》出版，其中的對白幾乎都是台語。下面是其中的一小段：

    「我那不用頭腦？」輪機長說：「我想比你較多喔，像這瞬按那減發安家費，意思就是公司備倒咯，而你還不會了解。」

    「姦，公司未倒你就一直講伊倒，你愛伊倒喔？伊倒你會有什麼好處？我知我知。」二副轉向四周的船員說：「伊會當轉去呷死飯，伊兩個子都在罟網兒船做船長，伊轉去澎湖不管伊子會友孝還是不會友孝，伊都會當涼適涼適，而你們呢？你們轉去敢有錢賠公司？準做你有錢會當賠公司，時機這壞你們備去那位找頭路？你們若有辦法在陸上找得好工缺你會來行船？」
    1981年，宋澤萊留學美國愛荷華時，寫了一首台語詩〈若是到恆春〉，到了1987年，全文以台語寫成的小說《抗暴的打貓市》發表。台語文學終於在戒嚴的寒冬之後，又冰融冒出地面，可惜，台語的生機早已不復堅強。

    80年代的台語文學主要的作品是詩，詩人黃勁連、顏信星、林央敏、黃樹根、李勤岸等，都創作、發表了很多台語詩。90年代，台語文刊物也陸續出刊，一時之間〈掖種〉、〈台文通訊〉、〈台文罔報〉、〈蓮蕉花〉、〈菅芒花〉陸續出刊，台文寫成的文學作品越來越多。2000年，遠流出版社也出版了《大學台語文選》，下面我們就來看一些台文作品的選讀。
歌仔冊：

胡蠅蠓仔大戰歌
無論啥貨有性地，胡蠅蠓仔起冤家，為著生活的關係，才會抾冤事大个。

胡蠅欲去咬臭肉，飛去經著蠓仔跤，蠓仔欲佮伊相拍，胡蠅佮伊大交加。

胡蠅靠伊大箍把，毋驚蠓仔伊一个，蠓仔想著足怨慼，起來欲佮伊冤家。

胡蠅目睭展大蕊，毋驚蠓仔歕雞胿，無聽你咧放狗屁，敢驚蠓仔人大堆。

蠓仔飛起一直走，一睏飛去到（in）兜，去喝蠓黨齊齊到，欲掠胡蠅來夾頭。

蠓仔規陣飛來到，胡蠅雙手舞拳頭，拍死蠓仔哼哼吼，煞共擲落塗跤兜。
詩：

鹽田  顏信星

炎熱的三月天，

搭心的鹹濕味，

隨風飄佇無樹木遮影的海墘。

當逼人的熱氣，逼到連海鳥都走去覕。

對恁來講，做鹽的人啊！

生活拄拄才開始。

佇恬恬的世界，

逐日面對無言的大海。

佇無色的暗暝，

孤寂咬心的滋味啥人知，

只有頭頂的草笠，

    手中的塗耙，

恬恬陪恁耙出一片閃光的天地。

當身軀的熱汗，

換做一粒一粒若晶的白沙，

佇臺灣西南的海岸，

吟出彼首盤古以來就有的詩歌，

一个有味的社會對遐漸漸來生湠。

阿爹的飯包　　向陽

每一日早起時，天猶未光

阿爹就帶著飯包

騎著舊鐵馬，離開厝

出去溪埔替人搬砂石

每一暝阮攏咧想

阿爹的飯包到底啥物款

早頓阮佮阿兄食包仔配豆奶

阿爹的飯包起碼也有一粒卵

若無按怎替人搬砂石

有一日早起時，天猶烏烏

阮偷偷仔走入去灶跤內，掀開

阿爹的飯包：無半粒卵

三條菜脯，番薯簽摻飯

虛榮心    李勤岸
我足驚阮某

去踅街

伊的衫仔櫥

永遠傷細

阮某足驚我

去買冊

我的冊房

永遠傷細

這是一種病

我帶的無比阮某

較細
小說：

鶯歌石  蘇勝男

    冬尾天敢是按呢？昨昏落雨，今仔日雨也霎霎仔落；今，暗頓食飽來聽講古。「水旺先」伊講六月天，一个魚販仔，去漁港碼頭買幾箱仔魚，用細台車沿路捒轉來，拄著大樹跤，伊就歇一睏，才閣行。

    有一擺，伊拄欲蹛大樹跤歇睏的時，有一个道士過來共伊講：「我知影你今仔日會按遮過，這張批拜託你共我送一下。」伊接過批一下看，無寫住所姓名，感覺奇怪，目睭掠道士金金相，明明都毋捌伊。道士講：「你經過鶯歌石埔的時，用手輕輕仔對彼粒大鶯歌石拍一下，喝講：『鶯歌啊鶯歌，泰山有批來。』自然就有人會來接你。」魚販仔想講這條路我定定咧行，鶯歌石埔都毋捌拄著人按怎？啊！時到就知，管管遐濟。
    行過鶯歌石埔的時，伊就照道士交代的，對彼粒上大粒鶯歌石用手輕輕拍一下，喝講：「鶯歌啊鶯歌，泰山有批來。」目目聶仔久，這粒鶯歌石變出一个門，門開開，行出一个彬彬有禮的老大人，對伊講：「請內底坐。」講煞就越頭做前𤆬（tshuā）路。行到大廳，捀茶予伊，共伊講：「請用茶，阮主人隨出來。」
伊啉一喙茶，目睭看對廳外大埕遐去，有一欉楓仔樹，樹葉青青，目目聶仔落落塗，青葉誠緊閣發出來、變紅閣落落塗，像按呢一擺閣一擺咧循環。伊感覺奇怪，想欲問，無看見人。茶啉焦，腹肚有一點仔枵，看桌頂有一盤果子，伊無客氣，提來就食。經過成點鐘，果子仔食甲腹肚飽飽。
    佇這時陣，主人出來，共伊說謝，講：「誠歹勢，予你送批來，閣予你等遐久，無攢一頓仔較豐沛請你，煞予你枵腹肚，用果子仔咧止飢，足失禮。」

    這個魚販仔想講，人伊也無叫食果子，「枵雞毋畏箠，枵人無惜面底皮」，一盤果子共人食了了，就對主人講：「多謝你的果子，王梨誠甜，誠好食。」講完就徛起來，佮主人相辭。

    主人送伊到門口，目一目聶，門口閣變做彼粒大鶯歌石，毋過邊仔四界變誠濟，攏無仝款，伊煞強欲揣無路通轉去。揣足久，轉去到厝，踏入門的時，看某頭毛已經白蒼蒼，廳頭尪架桌頂祀一幅伊少年的相片。原來佇鶯歌石埔看著的楓仔樹，青變紅一擺，就是時間過了一年。某想講翁婿失蹤遐久，就創一幅翁少年的相片，囥蹛尪架桌頂做紀念。這个魚販仔像南柯一夢，替人送一張批，無疑誤會經過幾若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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